
读《汉修先生》有感

常说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亲爱的汉修先生》的解读，自然会有多种，因人而异同。其实就是自己本身，也会因为阅读时间、心情等问题感受发生变化。毕竟切入点总是千变万化的。比如透过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教师该怎样引导学生热爱写作，可以看到叙说方式新颖独特，可以看到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正确对待生活中的变故，可以看到如何与朋友友善相处，可以看到鼓励对人成长的重要性，可以看到真实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可以看到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到底该如何……
今天我见识了一个在倾诉中成长的孩子，那就是《亲爱的汉修先生》中走来的鲍雷伊。
　　 整本书形式很特别，就像孩子所说：“全是日记和信呢！”，开始我也觉得奇怪，但是读着读着，我明白了作者的意图：这是以孩子的口吻在倾诉。倾诉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倾诉生活中的思考与烦恼。在倾诉中，各种各样的情绪都被一一化解，于是倾诉的过程就成了长大的过程。而倾诉也不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种奢侈的渴望。因为，我们的生活里，喜欢说话的人，大凡很多言语也不见得就是想说的话。很多觥筹交错间，也会有一些情绪因酒精而茫然。
　　因为倾诉，鲍雷伊由原来头疼写作文，写信回答问题，到后来自觉不自觉地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件，写了一篇又一篇日记，最后终于有小文章在评比中获得入围奖；因为倾诉，长期的真实倾诉，完成了具有真实感受的小文章而获得入围困奖，又得“活着”的作家的称赞；因为倾诉，他由开始怨恨拿他午饭的人到开始寻找人， 到琢磨设计防盗饭盒，最后终于设计成功，而原先的怨恨情绪也化做了对拿他午饭同学的理解——他的饭菜不好，他的饭菜不够，他忘记带饭菜……；因为倾诉，他从原来因为是新生，而感到孤独寂寞与无聊，到开始在文字中找到乐趣，开始品尝升旗老师给予的关注，品尝第一个阅读图书的喜悦，开始感受被校长关注的喜悦，开始到同学家做客，并邀请同学回访；因为倾诉，他对爸爸的理解有了变化，从一直盼望爸爸的电话，到埋怨，到不再期盼，到开始找寻地图，开始注意爸爸所在地的天气，到尝试与妈妈对话，真正去了解爸爸，去理解爸爸的生活观念；因为倾诉，他知道了妈妈一人生活的艰辛与无奈，也学到了妈妈的执着与坚韧，更知道了男子汉要有责任心，还要具备感恩的心……
　　就这样，在纸上——信纸，笔记本上记录了鲍雷伊的自己的生活状况与心情故事。透过文字，一个任性调皮勤奋爱思考爱琢磨有个性的小孩子活脱脱地站在我们面前。他距离我们那么贴近，仿佛就生活在我们周围，我们看见了他一点点长大。
     试想，假若汉修没有回复鲍雷伊信件，也就没有接下来的日记与信件，也就没有目前我们手中的书。也许会有其他方式来叙说，但是那给我们怎样的感受？有这样书信体，日记体的自然亲切吗？假若没有汉修不时地回寄信件与明信片，鲍雷伊会以真实的形象出现吗？他从开始对作家的崇拜，到因为要回答问题而厌倦作家，经过倾诉成长后开始再次深层次地喜欢作家，以至于和作家以朋友相称，也就因为如此“倾诉”才更加自然真实；假若那个女作家不鼓励鲍雷伊，他会继续写下去，并且真的以作家来看待自己吗？假若没有升旗老师的细心观察，没有法蓝德林先生经常及时提醒鲍雷伊注意行为与思考，没有图书馆员老师允许他第一个看书，没有校长的特别关注等等，他能感受到学校生活的乐趣吗？假若没有坚强的单亲母亲的循循善诱，他能比较乐观地去面对生活学习，面对父亲吗？假若没有爸爸的圣诞礼物，没有爸爸那即便是偶尔的电话，没有爸爸刻意找回的“土匪”，他能继续快乐地倾诉，并从中渐渐改变对父亲的看法吗？
     这样想来，仅仅有倾诉形式并不可以完成这个过程，在倾诉中成长需要倾诉环境与坚持到底的韧劲。这里有自身因素，也有外界因素，缺一不可。否则，成长，在倾诉中将无法进行。如同这窗外的天气，假若只有或明或暗阳光，没有不大不小的风吹拂，那么无论是在夏日还是春天，一样不觉得清爽或者明媚。

